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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多年前， 马克思为了写作
《资本论》，20年如一日在大英博物
馆的阅览室埋头研究， 不仅留下了
广为传颂的“马克思的足迹 ”，也留
下了一本“工人阶级的圣经”。

100多年后的中国， 有这样一
位马克思虔诚的 “信徒” 和 “布道
者 ”：他一生致力于 《资本论 》的研
究，用几十年如一日“甘坐冷板凳”

的精神， 将马克思艰深的政治经济
学体系一点点抽丝剥茧， 穷尽了其
中几乎所有可能的研究问题，并且将
其作为信仰，终生矢志不渝地捍卫着。

这个人便是著名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家、 复旦大学国际政治系
教授陈其人。 正如复旦大学副校长、

国际政治系教授陈志敏所言，“他终
其一生对真理的追求， 不仅诠释了
什么是一位高风亮节的学人，也为中
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树
立了一块丰碑。 ”

“我一生都在致力于 《资本
论》。 ”这是他在《自传》中对自己的
学术总结。作为马克思最厚重、最丰
富的著作，这部巨著深奥的思想、复
杂的体系， 往往令许多学者望之却
步， 但陈其人却将毕生的心血注入
其中。

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 让陈其
人愿意坐着几十年如一日的冷板
凳，啃着这块“硬骨头”？ 他曾经说，

这不是个人所好， 而是由世界观所
决定的。 《资本论》深刻地揭露了资
本家压榨劳动者的真相， 尖锐地指
出了资本主义内在的矛盾， 为全世
界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精神指引 。

虽以资本为研究对象， 心系的却是
“人”、是全人类的解放，马克思的这
种终极关怀也成为了陈其人的世界
观和价值观。 “读陈先生的著作，会
发现他的背后也有一种情怀和关
怀，就是平等以及人类的解放。 ”这
是许多学者的共同感受。

这一学术旨趣和问题意识的形
成， 与陈其人的成长和治学经历不
无关系。 1924 年，陈其人出生于广
州新会。 他父亲早年经商， 却因为
“在经济人荆棘丛中仍然坚持做道
德人 ”，以致家道中落 、穷困潦倒 ，

但这种良知和坚守对他影响甚深 。

1939 年 4 月， 故乡沦陷， 每次进
城 ， 陈其人都要被迫别上 “良民
证”，对日本人鞠躬、任其搜身 。 这
段屈辱的记忆， 以及后来因为战乱
颠沛流离的生活，都让他暗下决心，

“想到穷人 ，用功读书 ，学好本领 ，

报答人民。 ”最终让他决定走上经
济 学 之 路 的 关 键 时 刻 是 在 高
二———时任中山大学经济系主任
王亚南教授的一场名为 《现代 、现
代人 、 现代国家和现代政治经济
学 》的讲座 ，让陈其人对马克思主
义政治经济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

并因此决定报考中山大学 ，师从王
亚南教授。

读书时，一次答疑课上，陈其人
问起老师关于“二五减租”的问题。

王亚南放下书， 神态凝重地向他讲
述起自己的经历： 他曾参加北伐战
争， 当时国民党对农民许诺实现二
五减租的政策 ， 将现行地租降低
25%，但因革命失败而终成泡影；悲
愤的他随后来到西湖的一个佛寺 ，

与正在寺里翻译《资本论》的郭大力
相遇。两人一拍即合，下决心共同翻
译、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段
谈话对陈其人影响深刻， 以至于他
60多年后回想起来，老师凝重的神
态仍历历在目。

前辈们这种胸怀天下的学术使
命感， 在年轻的陈其人心中埋下了
种子。 1945年，当21岁的陈其人走
进广州文德路上的一家旧书店 ，毫
不犹豫地， 用身上仅剩的钱买下一
本郭大力、王亚南翻译的《资本论》。

从此，致力于《资本论》、“为穷人摆
脱贫困而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成为他孜孜不倦、一生求索的事业。

在《资本论》中，陈其人最喜欢

的是它开篇的一句话 ：“走自己的
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他说，独立
的学术人格是学者的必备素质。这
句座右铭也成为他一生学术实践
的写照。在他跌宕起伏的治学道路
上，始终不变的是对真理一以贯之
的追求。

1951 年，陈其人来到复旦大学
经济系， 很快便正式开始了他对马
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
工作。1955 年，31 岁的陈其人迎来
了学术生涯的第一个黄金期。 接下
来 3 年间，他以每年出版 2 部著作
的速度，成为学术界的新星。

但“晴天也有霹雳”，1957 年 ，

陈其人被打成“右派”，次年下放到
复旦附中。但在困厄中，他仍然坚持
不懈地写作批判“亚当·斯密教条”。

其中一篇他以笔名在《光明日报》发
表的文章， 被当时马列主义教育系
的余开祥教授认出并大为赞赏。 后
来， 余开祥不仅帮助他回到复旦大
学工作， 也直接促成了 1965 年他
批判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著作
《十九世纪上半期法国和英国的庸
俗政治经济学》的出版。余开祥不顾
个人安危的雪中送炭， 让陈其人一
直心怀感恩，尽管二人年龄相仿，但
他依然视余开祥为恩师 。 二人的
“君子之交”在复旦也是一段著名的
佳话。

文革期间， 陈其人的藏书被当
作反动书籍成捆成捆地上交， 只有
《资本论》因是马克思的著作而幸免
于难； 那段日子， 他的学术研究停
摆，只能日日对着《资本论》发呆、落
泪。 直到 1978 年“科学的春天”到
来， 得到平反后的他再次以旺盛的
精力和忘我的境界， 投身于教学和
科研之中， 迎来了学术生涯的第二
个黄金期。

当时，中国政治学发展迎来“补
课”的新局面，全国第一个政治学讲
习班在复旦大学开办， 陈其人作为
顶尖的学者被邀请参与。 为了适应
系里的要求， 他积极研究之前未涉
足过的殖民地和帝国主义理论 ，他
开设的 “帝国主义政治与经济 ”、

“《资本论》 导读”、“经济学说史选
读” 等课程都受到了学生们的热烈
追捧。

70 周岁时，回顾自己坎坷的治
学生涯， 陈其人曾自嘲，“学徒农民
士兵苦学生穷教授牛鬼博导是生
涯， 商品货币资本宗主国殖民地计
划市场乃文章。 ”

他的一生共出版专著 25 部 ，

发表论文 150 余篇。 1995 年退休
后，本该颐养天年的陈其人，却爆发
出惊人的生产力。 据统计，他在 80

高龄后出版了 8 部著作， 占到了他
本人全部公开发表著作的三分之

一， 其中包括许多具有代表性意义
的著作：85 岁发表 《李嘉图经济理
论研究》，86 岁出版《东西方经济发
展比较研究》，90 高龄时 《亚当·斯
密经济理论研究》得以付梓。许多书
稿的写作和修订， 是他在与病魔的
抗争中蹒跚推进的， 家人见状曾戏
谑地问：“你一不用申请高一级职称，

二不缺钱花，如此苦写，所为何事？ ”

他没有豪言壮语， 只是平淡地回答：

“脑子里想着问题，不写出来不痛快。

我图的是痛快！ ”

学术生命的 “保鲜 ”，或许也得
益于陈其人 “与时俱进” 的治学精
神 。 1996 年 ，72 岁的陈其人受病
魔困扰，卧床了整整 4 年时间。 病
情稍微好转，便开始学习电脑打字。

身为广东人，他的汉语拼音不好，就
苦练五笔字型，日日背诵“王土大木
工，目日口田山”。 要知道 ，那时即
便是年轻人，用电脑的也很少 。 也
正因为这样 ，年龄没有成为 “绊脚
石”， 陈其人在晚年反而又迎来了
一段学术黄金期。

因为钦敬陈其人先生的才学 ，

西北大学教授刘承思曾将楚图南题
赠戴东原纪念馆的两句诗转送给
他，誉称他“治学不为媚时语 ，独寻
真知启后人”。陈其人对此则微微一
笑，淡然答曰：“著文执教中有我，吃
饭穿衣外无他。 ”

鲜为人知的是， 这位著作等身
的经济学家，直到 66 岁的时候 ，才
有一个独立的小书房。 “一支粉笔、

两袖清风、三用斗室、四十余年”，这
是他在 90 年代回忆过去工作 40

年的总结。 1990 年之前，一家五口
的陈其人没有书房。 住房小 ，最困
难的时候，只能在桌子上睡觉 。 为
解决住房问题 ， 他只好到南京兼
课 ，每月在沪宁线上奔波 ，以时间
换空间 。

翻看陈其人的学术履历， 令人
感叹的不仅仅是他学术生产力之高
效，还有他研究领域涉猎之广泛，这
显然是因为他对《资本论》所涉及的
各种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研究。 也
正因为这样， 他的学术活动几乎涉
及了政治经济学的所有领域， 这些
研究涉及“中外古今，东西南北 ，既
有政治经济学原理，又有经济学史，

既有世界经济， 又有中外经济史”。

用陈其人自己的话来说， 这些都是
“以致力于《资本论》为基础，再加努

力的结果”。

以《资本论》为基础 ，运用马克
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他全面系
统地批判了斯密教条和庸俗政治经
济学， 在国内较早提出 “世界经济
学”，对马克思主义价值理论和货币
理论、帝国主义和殖民地理论、南北
经济关系、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均有
博大精深的研究， 许多见解都是发
前人之未发，在学界产生重要影响。

也正因为这样，在许多学者看来，由
于陈其人几乎穷尽了马克思主义政
治经济学领域所有的研究问题 ，其
研究早已超越对《资本论》文本的诠
释， 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新的政
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九层之台，起于累土。庞大的理
论大厦也是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 。

陈其人曾经说， 自己的写作并不是
事先制定好计划， 一本一本地写出
来；而是在写某一本的过程中，觉得
有些问题和材料不宜放在其中 ，而
应该继续研究和收集，加以整理，构
成另一本著作。这样有了第一本，便
陆续产生了其他几本。

一些著作从零星的想法到最终
的落地， 战线也可以拖得很长。 换
做一般的学者或许早已抛之脑后 ，

但陈其人却能一直惦念着。 比如对
货币和物价理论的研究早在 1945

年夏就开始， 当时他还是中山大学
法学院经济系的学生。 此后， 他的
兴趣转到其他方面， 直到 70 年代
80 年代初 ， 才恢复这项研究———

契机是 1980 年， 他听了货币理论
权威美国的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
的讲演， 一些观点令他难以苟同 。

再如 《卢森堡资本积累理论研究 》

的写作： 1959 年卢森堡的 《资本
积累论》 中译本出版， 他第一次阅
读时就产生了极大的震动， 想为此

写点什么。 暗下决心时， 他刚过而
立之年； 到动手写出来， 已是耄耋
之岁， 中间间隔 40 多年。

伴随着多年来研究的深入，《资
本论》 对陈其人来说早已不单纯是
研究对象， 而近乎成为了一种学术
信仰。 有段时间，“《资本论》已经过
时”的声音甚嚣尘上，陈其人却不以
为然，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 ，不
要管别人说的话”。 只要资本还在，

剥削还没有消失， 马克思的批判就
始终有力。 他深信：“《资本论》的原
理是永远存在的。 掌握了批判资产
阶级经济理论的武器， 可以拿来指
导我们建设”。 去世前，他谈到自己
这辈子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就是始
终坚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捍卫了
劳动价值论。

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坚持 ，也
成为他理解世界的“绳墨”。多年来，

面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形势 、

新问题， 他总是试图从经济学理论
以及自己的研究成果， 去观察并加
深对客观世界的认识。 晚年回到家
乡，看到广州的“烂尾楼”现象，他会
忍不住拿《资本论》来评析一番 ；广
州人对饮茶吃饭的重视， 商人求神
拜佛的现象， 他也要思考是否符合
历史唯物论的要求。

也有人曾经劝他， 不要这么迷
信“本本”，应该重视直接经验。但他
却说， 当然不能迷信， 但是应该重
视。直接经验虽说是认识的源泉，但
毕竟只是本人的，是有限的；而间接
经验则是人类进入文明时期以来亿
万人的直接经验的积累和总结 ，绝
不能轻视。 “一部科学史，不是目无
前人的历史， 而是后人踏在前人的
肩膀上攀登的历史！ ”

一生只为一事来。 用这句话来
形容把《资本论》作为信仰、把学问

当作了人生的陈其人，再恰当不过。

除了科研外， 陈其人也非常注
重培养学生。他曾经说，自己之所以
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 得益于三个
人：一个是他的外祖父。外祖父是举
人， 因废科举而断了仕途， 便成为
“教馆先生”，以教书、育人 、著文为
乐，令他好生羡慕。第二个是王亚南
老师，“上了他的经济学之舟， 再也
没有下来过”。 最后是余开祥老师，

正是他的提携和培养让自己虽几经
周折， 但最终如愿在高校从事教学
和研究工作。

有学生这样回忆陈其人的课堂
教学场景：“‘商品是一个天生的平
等派’，而这个‘天生的平等派’又是
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导向了资本
对劳动的不平等的强制。 陈老师这
样娓娓道来， 把宏大复杂的 《资本
论》讲得深入浅出，令人豁然开朗。 ”

也有学生回忆，“陈老师对学生要求
非常严格， 极其重视学生的逻辑能
力和抽象思维， 甚至要求学生每个
星期都阅读大量材料并写一篇文
章，向他作汇报。 老师住在校外，来
校都会和学生到食堂午餐并交流学
术， 这样的活动每次都要到食堂工
人开始打扫卫生才结束。 ”

在 《资本论》 的研究中， 陈其
人就格外重视方法论， 他认为自己
的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理论、 帝国主
义是垄断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理
论， 全部是建立在卢森堡资本积累
论 （从理论上看是错误的） 中的方
法论 （有启发性） 基础上的。 这种
研究理念也贯穿到他的教学中———

他认为培养学生就是要让他们 “具
有较高的抽象力和创新力， 尤其要
掌握方法论”。 “有些人在充分占
有材料后， 除了罗列材料， 就寸步
难行了。 有些人则能从中抽象出规
律， 揭示出本质。 研究工作者的水
平的不同， 就表现在这里了 。” 社
会科学的使命之一就是把不同社会
现象之间的规律性联系揭示出来 ，

陈其人的这番教诲放在今天来看 ，

依然闪烁着智慧的光芒。

课堂教学之外， 陈其人留给年
轻后学最珍贵的礼物， 毫无疑问是
他矢志不渝的治学精神。“先生的一
生一直恪守、 敬守、 遵守学术的初
心， 同时又以笃行对后辈们提出高
标准、 高要求， 激发了后辈的使命
感。我们要学习他的这种治学精神，

将大师的‘学脉’薪火相传下去。”今
年9月， 陈其人逝世2周年前夕，在
复旦大学举行的陈其人教授学术思
想座谈会上，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
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这样说。

座谈会上， 人们在陈其人的学
生和同事的回忆里， 多少也能想象
出他生前的模样：“他永远很神气，腰
杆挺直，一身浩然正气。没有傲气，但
有傲骨，正是‘大师该有的样子’。 ”

2012 年， 陈其人获得第十一
届上海哲学社会科学 “学术贡献
奖”， 这是上海市社科评奖中分量
最重的奖项。 颁奖典礼上， 他这样
对后辈们分享自己的研究经验：“要
老老实实做学问，不能夸张，不能浮
夸”。 这句话简简单单，但只要联想
到他一生的学术实践， 恐怕任何人
都会觉得这是份沉甸甸的嘱托。

陈其人：一生致力《资本论》的“布道者”

上海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特约刊登

■本报记者 陈瑜

陈其人部分著作一览

在跌宕起伏中一以
贯之追求真理， 耄耋
之年仍然坚持著书立传

◆ “一支粉笔、两袖清风、三用斗室、四十余年”，这是陈其人

在 90 年代回忆过去工作 40 年的总结。1990 年之前，一家五口

的陈其人没有书房。 住房小，最困难的时候，只能在桌子上睡

觉。 为解决住房问题，他只好到南京兼课，每月在沪宁线上奔

波，以时间换空间。 即使后来身为教授和博士生导师，他直到

66 岁的时候，才有一个独立的小书房。

◆陈其人的学术活动涉及“中外古今，东西南北，既有政治经

济学原理，又有经济学史，既有世界经济，又有中外经济史”。

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些都是“以致力于《资本论》为基础，再

加努力的结果”。 在许多学者看来，陈其人的研究早已超越对

《资本论》文本的诠释，形成了一个逻辑自洽的新的政治经济

学理论体系。

【一个新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1995 年退休后，本该颐养天年的陈其人，却爆发出惊人的生

产力。据统计，他在 80 高龄后出版了 8 部著作，占到了他本人

全部公开发表著作的三分之一。 许多书稿的写作和修订，是他

在与病魔的抗争中蹒跚推进的，家人见状曾戏谑地问：“你一不

用申请高一级职称，二不缺钱花，如此苦写，所为何事？ ”他平淡

地回答：“脑子里想着问题，不写出来不痛快。 我图的是痛快！ ”

【著文执教中有我， 穿衣吃饭外无他】【脑子里想着问题，不写出来不痛快】

陈其人 （1924-2017）， 广东新会人。 著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者、 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学术贡献奖获得者。 1947 年毕业

于中山大学经济系， 1952 年结业于教育部政治经济学研究生班。 1951 年起先后在复旦大学经济系和国际政治系任教。 研究方向

为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 出版著作 25 本， 发表论文 150 余篇。 主要著作有： 《资产阶级价值学说批判》 （1957 年）、 《19 世纪

上半期法国和英国庸俗政治经济学 》 （ 1965 年）、 《帝国主义理论研究》 （1984 年）、 《大卫·李嘉图》 （1985 年）、 《帝国

主义经济与政治概论》 （1986 年）、 《布哈林经济思想》 （1991 年）、 《殖民地经济分析史与当代殖民主义》 （1994 年）、 《南

北经济关系研究》 （1994 年） 和 《世界经济发展研究》 （2002 年） 等。

【学
术
档
案
】

在《资本论》中，陈其人最喜欢

的是它开篇的一句话：“走自己的

路，不要管别人说的话。 ”他说，独

立的学术人格是学者的必备素

质。 这句座右铭也成为他一生学

术实践的写照。

“《资本论 》研究是他视为生

命的东西。 ”伴随着多年来研究的

深入，《资本论》 对陈其人来说早

已不单纯是研究对象， 而近乎成

为了一种学术信仰 。 有段时间 ，

“《资本论》已经过时”的声音甚嚣

尘上， 陈其人却不以为然 。 他深

信：“《资本论》的原理是永远存在

的。 掌握了批判资产阶级经济理

论的武器， 可以拿来指导我们建

设”。 去世前，他谈到自己这辈子

最引以为豪的事情， 就是始终坚

持马克思主义、 坚持和捍卫了劳

动价值论。

对
《资
本
论
》的
坚
守

▲从左至右依次为： 《陈其人文集———经济学争鸣与拾遗卷》 《卢森堡资本

积累理论研究》 《东西方经济发展比较研究》 《帝国主义理论研究》

没有傲气，但有傲
骨， 是学生们期待中
“大师该有的样子”

他的研究形成了
一个逻辑自洽的新的
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

胸怀天下 ， “为
穷人摆脱贫困而研究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